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知初258号
原告：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天创世缘D1座1804室。
法定代表人：马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强，北京市京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北京市京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01号35楼3501-3508室。
法定代表人：清水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磊，北京观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观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棉田公司）与被告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棉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强、陈晶，被告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磊、李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棉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无印良品上海公司：1.停止侵犯棉田公司注册商标权的行为，包括停止在棉田公司权利商标指定的第24类“织物”等商品包装及交易文书上使用“无印良品”商标，停止在京东商城展示、宣传第24类“织物”等商品时使用“无印良品”商标即停止在网店名称中将“无印良品”进行突出使用；2.在京东“无印良品MUJI官方旗舰店”首页及头条位置连续发表为期30天的书面声明，消除其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3.赔偿棉田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及调查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支出7.4507万元，以上两项共计307.4507万元；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棉田公司系第1561046号、第7494239号和第14130423号“无印良品”、“無印良品”商标专用权人。经棉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第24类核定使用商品上的长期宣传使用，上述商标已具有较高知名度并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和市场份额。“无印良品”商标、棉田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推广运营“无印良品”品牌商品过程中亦获得了诸多荣誉。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在明知其母公司株式会社良品计画（以下简称良品计画）与棉田公司有商标注册及确权纠纷、棉田公司起诉其侵害商标权并取得胜诉的情况下，通过京东商城无印良品MUJI官方旗舰店销售涉案权利商标指定的24类商品时，仍在网店页面左上角、商品包装袋、购物明细单左上角使用与涉案权利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恶意侵害棉田公司的商标权。为维护合法权益，棉田公司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
无印良品上海公司辩称：1.被控侵权商品及其商品标签和销售信息页面、购物明细单中被控侵权商品名称均未使用涉案权利商标；棉田公司所称的商品包装袋并非商品包装，而系保护邮寄商品的通用包裹袋，与袋内商品及商标没有对应关系，棉田公司无权主张其上的商标权；购物明细单系统一格式，可以通用于店内所有种类的商品，棉田公司无权主张其上被控侵权商品名称之外的商标权；被控侵权网店左上角及购物明细单左上角、包裹袋上的“無印良品”系对其企业字号及良品计画服务商标的使用。故，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不存在被控侵权行为。2.棉田公司恶意提起本案诉讼，应予谴责和处罚。
当事人围绕其诉、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不持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合影照片及無印良品、無印良品MUJI商标在日本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注册信息等有异议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一并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关于棉田公司及涉案权利商标的相关情况
棉田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27日，注册资本1100万元，经营范围为销售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百货、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五金交电；服装、服饰设计；组织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针纺织品设计。
2001年4月28日，海南南华实业贸易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取得第1561046号“无印良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4类的棉织品；毛巾；毛巾被；浴巾；枕巾；地巾；床单；枕套；被子；被罩；盖垫；坐垫罩(截止)。经续展，该商标有效期至2021年4月27日。2004年7月21日，棉田公司受让取得该注册商标。
2011年7月21日，棉田公司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取得第7494239号“无印良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4类的织物；印花丝织品；印花棉布；家用亚麻布；丝绸(布料)；纺织品餐巾；纺织品手帕；床罩；床垫遮盖物；鸭绒被；褥垫套；蚊帐；床上用覆盖物；睡袋(被子替代物)；床上用毯；被絮；褥子；棉毯；毛毯；丝毯；定做的马桶盖罩(纤维)(截止)。该商标有效期至2021年7月20日。
2015年6月7日，棉田公司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取得第14130423号“無印良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4类的棉织品；毛巾；毛巾被；浴巾；枕巾；地巾；床单；被子；被罩(截止)。该商标有效期至2025年6月6日。
2011年6月22日，棉田公司授权北京无印良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无印良品公司）在中国地区使用其第1561046号、第7494239号商标项下全部商品，并负责该品牌的生产、销售及宣传工作，商标使用期限为2011年6月22日至2021年6月21日。北京无印良品公司先后在天猫平台和京东平台开设了无印良品旗舰店（××）以及无印良品官方旗舰店（××），该两店铺内均有毛巾卫浴、床品寝具等商品出售。
棉田公司称涉案权利商标的创意来源于无印良品音乐组合。据国家图书馆科技查新中心2019年5月15日出具的《检索报告》所示，1999年至2000年期间，《南方都市报（全国版）》、《北京晚报》、《音乐天地》等诸多报刊刊载了无印良品音乐组合的内容。棉田公司据此称“无印良品”作为音乐组合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具有较高知名度，即无印良品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于2000年之前为中国公众知晓。
2018年3月，无印良品获《中国纺织》杂志社、《家纺时代》杂志社、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传媒中心颁发的2018年度中国家纺家居品牌传媒影响力大奖。2012年至2018年期间，棉田公司、北京无印良品公司获得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等机构颁发的全国质量诚信倡议先进企业等诸多证书，部分证书载明其品牌名称包括无印良品、主要产品包括无印良品品牌毛巾制品、床上用品、家居服等。
二、关于被控侵权行为的相关情况
2018年11月14日，棉田公司委托代理人高越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并使用公证处计算机进行相应操作。公证员、公证处工作人员监督上述过程，公证员据此出具（2018）京方圆内经证字第35570号公证书。据该公证书及后附打印件显示，通过在京东网站（https://www.jd.com）搜索“无印良品”的方式进入无印良品MUJI官方旗舰店。该网店由无印良品上海公司经营，网页左上角标注“MUJI無印良品”字样、首页上部刊登“针对部分媒体关于‘無印良品’商标权报道内容的声明”；首页中下部显示“产品”、“新到商品”及“销售排行榜”，所示商品名称区分标注“MUJI”和“无印良品MUJI”字样；下方系“MUJI客服中心”、“关注MUJI”和“关于‘无印良品/無印良品’加盟信息的严正声明”等内容。其中，“关于‘无印良品/無印良品’加盟信息的严正声明”的部分声明内容为“我集团公司作为日本‘無印良品’、‘MUJI’品牌在中国的真正权利人和所有人”。店内有服装、儿童·孕妇、美容·保养、家具·家装·家电、生活杂货及食品等商品类别。“床用棉被套套装”、“棉条纹小浴巾”、“棉天竺被套”、“水洗棉床垫罩”、“棉条纹面巾套装”等图示商品名称中标注“MUJI”且未标注“无印良品”字样；牙刷架、香皂碟、收纳床用床头板等图示商品名称中标注“无印良品MUJI”。高越以16元的价格购买“MUJI棉柔软手巾中厚型海军蓝”一件（加入购物车的路径为“家纺>居家布艺>毛巾>MUJI>MUJI棉柔软手巾中…”）、以480元的价格购买“MUJI棉法兰绒被套混浅灰色条纹Q”一件（加入购物车的路径为“家纺>床上用品>被套>MUJI>MUJI棉法兰绒被套…”），并支付运费11元，共计支付507元。
2018年11月19日，公证员签收上述商品包裹并存留于其办公室。当月29日，高越对上述包裹外观拍照后，开拆该包裹并对包裹内部进行拍照，又于公证员、公证处工作人员封存该包裹后对封存情况予以拍照。同时，高越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取得电子发票，票面显示开票方为无印良品上海公司。
上述包裹系顺丰快递包装箱，箱面未示内含商品名称及涉案商标。经当庭开拆发现：箱内有一包装袋，一面左上角印制“[image: IMG_256]”；另一面上部印制“[image: IMG_257]”图样，图样下方分行印制“官方网络商城：××”及“天猫旗舰店铺：muji.tmall.com”，中下部贴有收发货信息物流单据。包装袋内有购物明细单一张及存于透明塑料袋内的被套及手巾各一件。购物明细单正面左上角印制“[image: IMG_258]”字样；中部商品明细中商品名称显示为“MUJI棉柔软手巾中厚型海军蓝”、“MUJI棉法兰绒被套混浅灰色条纹Q”；背面为“京东＿无印良品MUJI官方旗舰店售后服务说明”。被套和手巾隔透明塑料袋可见标牌，标牌上印制“MUJI”和“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字样。
棉田公司于2019年5月9日至10日对被控侵权网店内的“被子寝具”、“餐桌用具”、“浴室卫生用品”分类下的商品及评论情况进行截图。截图显示的部分评论为：“无印良品的老顾客了，被套不错，棉质产品都很舒服，会常来”、“就喜欢无印良品的床上用品，几乎用的都是无印良品”、“无印良品是好品牌，家里人都偏爱”、“一直以来喜欢无印良品这个品牌”、“面料挺舒服的，被芯被套以后都买muji的了，质量没话讲”、“感觉买了假MUJI”、“不错？muji还是靠谱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继续支持muji”、“一直用無印良品的毛巾，很好用”、“一直用muji的毛巾”等。
棉田公司为本案支付律师费70000元、公证费4000元及购买公证实物的费用507元。
三、关于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抗辩的相关情况
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18日，注册资本为2900万美元，经营范围为服装、服饰、鞋帽、饰品及珠宝饰品(毛钻、裸钻除外)、毛毡类饰品、工艺品（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母婴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清洁用品、化妆品、玩具、文具、家具、家用电器、文化用品、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按本市产品目录经营)及零部件、花卉苗木、食品流通、图书报刊、酒类商品的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网上零售，餐饮(限分支机构经营)，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家用电子产品、日用电器、家具修理，自营商品进口，采购国内产品出口，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该公司至2018年12月21日在哈尔滨、石家庄、淄博、南京、杭州、郑州、福州、广州、武汉、昆明等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至2019年3月13日在上海设有26家分支机构，其还开设无印良品网站（××）及无印良品MUJI微信公众号。
无印良品上海公司的母公司良品计画于1999年12月22日向国家商标局申请并于2002年1月28日经核准注册取得第1707559号“[image: IMG_259]”、第1707560号“MUJI”商标，于2008年至2017年期间，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取得第4471277号、第15098155号、第12128806号、第16240403号“無印良品”商标，上述商标核定服务项目均为第35类，交叉包含通过全球计算机网络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广告宣传；通过全球计算机网络替他人推销商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推销商品和服务（替他人）；推销棉制品、洗浴用品、毛巾、卧室用品（替他人）；在线推销（替他人）；推销（替他人）；市场营销等等，且均在有效期内。2005年5月28日，其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取得第3545164号“MUJI”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4类的布；纺织品毛巾；纺织品手帕；纺织品餐巾；床单；被子；床罩；被罩；枕套；纺织品或塑料帘；床用毯子；家用亚麻布(截止)，该商标在有效期内。另据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提交的沪监管闵处字【2018】第122018001461号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良品计画于2008年4月21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取得第4471270号“無印良品”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6类的纸；纸制包装盒；纸盒；包装纸；包装用纸袋或塑料袋（信封、小袋）；印刷品等。据本案证据显示，无印良品上海公司经其母公司许可，有权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使用上述注册商标。
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提供的书籍《设计中的设计》及《無印良品的改革》中记载了“无印良品的概念，是在田中一光先生从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中提炼而成”、“无印良品在1980年秋天得以创立”、“1980年12月，無印良品作为大型超市西友的自有品牌（privatebrand）问世了”等内容。
根据国家图书馆科技查新中心2019年3月7日、3月15日、6月10日出具的《检索报告》，《人民日报市场版》、《北京青年报》、《环球时报》、《企业销售》、《中国广告》、《中国服饰》等诸多报刊于1994年至2018年刊登了日本无印良品的品牌理念、经营模式、店铺开设等内容；2016年5月1日的《羊城晚报（全国版）》娱乐新闻栏目中“劲歌王歌手专访系列之3：光良称和品冠从没‘组合’过”一文记载“公司从我们的两张专辑中挑了些歌做成一张专辑在台湾发行，为了方便媒体炒作，又给我们套用一个日本品牌的名字‘无印良品’”。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商评委）2015年7月22日在商评字【2015】第0000049719号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中认定，良品计画注册并使用在推销（替他人）等服务上的第4471277号“無印良品”商标已成为《商标法》第十四条所指的驰名商标，该商标与良品计画已建立起非常紧密的唯一对应关系。国家商评委2018年2月22日在商评字【2018】第0000034295号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中认定，良品计画的中文“无印良品”与英文“MUJI”已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
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提供的多份购物明细单中，商品名称视商品不同而区分印制“无印良品MUJI”和“MUJI”，但左上角均印制“[image: IMG_260]”字样。其提供的包装袋图片与本案公证获取的包装袋样式一致。
另查明，棉田公司及北京无印良品公司与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及良品计画之间有多起授权确权及诉讼纠纷。
结合当事人诉辩主张及当庭陈述，本案双方主要争议在于被控侵权行为是否侵犯了棉田公司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
本院认为：
棉田公司系第1561046号、第7494239号和第14130423号“无印良品”、“無印良品”注册商标的权利人，其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而无印良品上海公司的母公司良品计画亦于1999年起陆续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取得了“[image: IMG_261]”、“MUJI”和“無印良品”等一系列商标，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基于其母公司授权，可在相应商品及店铺服务中使用上述商标及其自身字号的权利亦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两者的权利边界如何划定是本案判断的关键。事实上，商标作为一种市场标识，其不仅仅是由文字、图形等构成的一种符号，更重要的是凝结了实际使用者的商誉，且往往代表的是一种市场格局或者市场格局的划分，因此本案的裁判不能仅仅拘泥于对被控标识是否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以及该种使用是否容易导致混淆或误认的简单判断，而应当在尊重历史及已经客观形成并稳定的现实市场格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厘清双方商业标识的权利范围，本着积极倡导诚信经营、充分保障消费者认知和识别的原则，对棉田公司涉案商标的禁用权范围作出合理限定。
本案中，首先，从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在涉及第24类商品的标识现状来看，其事实上已经对棉田公司的涉案商标权履行了合理的避让义务。依据目前证据显示，无论是被控侵权商品本身标识、还是其销售信息页面、随附的购物明细单商品信息标识亦或是指向该类商品的指示性标识中均系单独标注了良品计画所合法持有的注册在第24类商品上的商标“MUJI”，而综合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所有标识情况来看，其销售商品覆盖了服装、家具、收纳用品、食品、文具办公用品等诸多类别，其在其他类别商品中混合标注了“无印良品”及“MUJI”标识，但在涉及第24类商品时则是单独标注“MUJI”标识，可见，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事实上已注意了对棉田公司涉案注册商标权的合理避让。
其次，针对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标识，即：被控侵权网店页面左上角使用“MUJI無印良品”标识、被控侵权商品所附外包装袋上标注“[image: IMG_262]”、“無印良品”标识以及被控侵权商品随附的购物明细单顶端标注“[image: IMG_263]”标识，本院认为，结合标识使用的客观状况以及消费者可能据此产生的主观认知，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依照商业惯例和市场交易习惯对上述标识的使用不应当认定为系在特定商品上的使用并用以指示商品来源。具体而言：
第一，对于被控侵权网店页面左上角的标识，在网络营商环境下，该标识相对应于现实状态中的店铺招牌，实际发挥帮助消费者识别销售服务提供者的功能。本案中，从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所经营品牌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母公司良品计画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立了以生产一种不带任何标识的“良品”作为品牌概念的“無印良品”，其后陆续向日本境外扩张经营。2005年，自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成立后，该品牌即在中国境内进行大量地运营和推广，先后在全国各地开设销售门店，同时还在天猫及京东等主流网络平台上进行线上销售，从现实市场状况来看，良品计画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使用的店铺名称均为“無印良品”，并且良品计画事实上还持有多个注册于第35类的服务商标，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作为该品牌在国内的授权经营者，自然有权在商业运营过程中对其字号、商标等相应商业标识进行合理使用，包括依照商业惯例将其使用于所开设的网店中，以帮助消费者识别网络营销服务的提供者。况且事实上，被控侵权网店内实际销售多达上百种不同品类的商品，该标识客观上亦不会被理解为与特定商品建立直接对应关系，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关于其对于该标识的标注系对字号以及相应服务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观点，与现代商业社会市场交易现状以及消费者的普遍认知相符，本院对此予以认可。
第二，关于双方诉争的所谓商品包装袋，本案中，由于被控侵权商品系通过邮寄方式送达，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在邮寄时在商品本体包装外部另行套包了一份带有被诉侵权标识的包装袋，从举证事实来看，该包装袋应为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所经营店铺内所有商品通用的包裹物，而此种通用包裹物作为商品销售者在向消费者运输或交付商品时避免所售商品污秽、破损而提供的盛装工具，其所载标识通常不会因为内部所包裹具体商品的不同而进行区分，仅可能根据商品重量、体积不同而提供不同尺寸、不同材质的包装袋或包装箱，其在实际运用中究竟是发挥特定商品来源的识别功能还是区别销售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并不能一概而论，还应当结合标识的具体表现形式、包装袋的具体使用方式及其结合可能向消费者传达的识别信息等方面进行综合判定。本案中，首先，从被诉包装袋的标识来看，其一面上部标注了一辆运输中的卡车，车身上记载“無印良品”，卡车之后是几位正在进行卸货、搬运、送货上门的工人形象，该标识整体展示了無印良品作为商品经销商提供运输服务的信息，再结合下方官方网络商城和天猫店铺地址描述，足可见该“無印良品”标识的目的在于告知消费者经营店铺及售后运输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其次，通常而言，区分不同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包装与商品本体应当是一体的，或往往是配套展示、摆放在一起的，在消费者的通常认知中，所谓商品包装物的尺寸、色彩等与对应商品本体应当具有整体性和对应性。本案中，被控侵权商品本体由塑料透明包装袋包裹，且通过该包装袋可清晰看到商品标签为“MUJI”，而被控侵权包装袋只有在商品交付时才加以使用，可见，被控侵权包装袋的使用并不在于传达商品来源信息，而更多的是发挥了区分销售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再之，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作为综合性百货商品的经营者，在其所销售的商品上附加服务提供者的商标亦符合现代商业社会的商业惯例，并且，该种附加标识客观上也有利于消费者通过商标辨别销售服务的提供者，从而明确销售服务来源。而退一步讲，即使如棉田公司所称，当该包装袋附着于特定商品上之后，存在消费者个体将其作为商品来源的识别依据的可能，但是基于良品计画公司事实上持有注册于第16类包装用纸袋或塑料袋上的注册商标，并授权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使用该商标一节事实，在该商标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未经行政前置程序，其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使用亦不应判定为侵权。
第三、关于购物明细单，其作为商品销售者出具给消费者的商品发货清单，属于商品的购买结算凭证之一，依照公认的商业惯例，购物明细单或者购物发票抬头部分是销售者的字号或者店铺名称，其功能大多为帮助消费者识别商品销售者或者销售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而购物明细单上具体商品项下商标的使用才能实际发挥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正如从普通消费者的认知角度来看，其不会因为从某某商场购物取得的发票抬头标注了某某商场，即错误地认知为自己购买的是某某商场牌物品一般，因此，在商品购物单明细中已经明确标注了具体商品商标的情况下，不应当将购物明细单抬头的格式化标注再扩大认定为属于对特定商品的商标标注。况且，结合本案事实来看，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在运营该品牌中国市场的过程中，长期稳定使用的“MUJI”、“無印良品”以及两者结合所形成的标识，从而使得上述标识事实上能够与其来源方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及其母公司良品计画建立固定的指向性关联，起到识别来源的作用。加之售卖渠道具有一定的特定性，消费者在无印良品上海公司所开设的“無印良品”网店中购得被控侵权商品，事实上亦并不会因为销售单据抬头的格式化标注而产生关于商品来源上的错误认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无印良品上海公司的母公司良品计画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创立了“無印良品”，该品牌自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后，历经十多年持续稳定的深耕运营，已逐渐为中国广大消费者所接受和青睐，成为覆盖家居生活、食品、服装以及文具等诸多领域的知名百货品牌。无印良品上海公司目前已在中国大陆开设了两百余家“無印良品”店铺，遍布了中国各大中城市，已实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在此情况下，尽管棉田公司在第24类相关商品上注册了“無印良品”商标，但其商标禁用权的范围基于客观实际应当有所限定，例如本案所涉的与相关商品不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商标或字号的运用不应随意纳入其中，否则无疑将对无印良品上海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当影响。并且，鉴于目前双方各自在不同类别上持有与“无印良品”或“無印良品”相关的商标，且交叉注册于商品和服务类别之上，而双方提供的商品在客观上又存在部分重合，商标事实上的割裂状态对于公众而言也会显著加大其识别成本，增加识别难度，因此，从正常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角度来看，亦应当对双方各自权利范围作出明确的划分和限定。至于无印良品上海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以所谓棉田公司存在涉嫌商标抢注以及实际经营中涉嫌侵害其注册商标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主张棉田公司系恶意提起本案诉讼的抗辩主张，由于上述事实与本案分属独立的法律关系，其不应作为棉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存在恶意的判断依据，并且亦不影响本案是否构成侵权的判定，故本院对此不予评述。
综上，本案中，在无印良品上海公司事实上已在商品标识本身对棉田公司涉案商标权予以合理避让的前提下，结合被控侵权标识实际使用状态，综合考虑双方品牌发展、标识使用背景、现实市场格局以及消费者认知状态等因素，本院认为被控侵权行为依法不构成侵害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棉田公司本案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392元，由原告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同时应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山西路支行，账号：10×××75，汇款凭证复印件寄交本院）。
审 判 长　赵晓青
审 判 员　范晓荣
审 判 员　王小丰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赵　严
书 记 员　马欣悦
附件：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三条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本法所称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本法所称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特殊事项，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第四十八条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第五十六条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image: IMG_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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